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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

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形态、生活方式和治理范式等诸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建设

是技术要素和价值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基于技术之维，数字乡村建设是用数字化来理解乡

村、变革乡村和重构乡村的过程；基于价值之维，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要理解好、保持好和

传承好乡村的乡村性。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推进，既需要数字技术的强力驱动，也有赖于正确

价值导向的积极引领。伴随数字技术在乡村空间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空间肌理、建筑风貌和文化习俗等彰显和传承乡村地区乡村性的载体正发生着

深刻变革，乡村地区数字化特征日渐凸显的同时其乡村性存在退场的可能。将如何平衡好乡村

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与乡村性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研究好，对于数字乡村战略的有效实

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潜藏的价值背离隐忧，在数字乡村建设

实践中，一方面要以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之维来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在保持乡村地

区乡村性的前提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用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来保护好数字乡

村建设的价值之维，推动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技术之维的数字化与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价值之维的

乡村性实现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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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

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乡村

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形态、生活方式和治理范

式等诸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建设行

动的推进，既需要数字技术的强力驱动，也有

赖于正确价值导向的积极引领。乡村性是“乡村

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条件”，[1]是“综合反映乡村

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

间的重要指标”。[2]保护好乡村地区的乡村性是

数字乡村建设应遵循的根本价值指引。伴随数

字乡村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步

伐不断加快，乡村地区的数字化特征正日渐凸

显。但同时，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也遭遇了剧烈的

冲击。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将如何平衡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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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与乡村性保护二者之间的

关系这个问题研究好，对于数字乡村战略的有

效实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和缘起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实施数字乡

村建设发展工程。近年来，学界有关数字乡村

建设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学者们以北京、[3]浙

江、[4]辽宁[5]等省市以及部分民族地区[6]的数字

乡村建设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前我国数

字乡村建设行动路径的演化历程、成功经验、[7]

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8-9]对数字乡村建设实践

中农民实践参与度进行了评估，[10]论述了当前

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11]

基于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层面的研究，学者们认

为，在新发展阶段，建设数字乡村无疑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意义。[12]数字乡村建设包括数字生

产、数字生活、数字生态和数字治理四个方面，

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13]数字乡

村建设以农业生产的智能化为基础，以农业农

村经营网络化为引领，让农民充分享受数字化带

来的生活便捷，[14]与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15]乡

村数字经济发展、[16]弥合城乡数字鸿沟、[17]实现

农业高质量发展、[18]乡村数字治理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联。[19]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是技术要素和价值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承载

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任。因此，有关数字乡

村建设的研究应从技术性和乡村性两大视角来

展开。不过，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数

字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数字化的视角，

对于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技术性碾压乡

村性的问题关注不够，有关数字乡村建设行动

中乡村地区乡村性的保留和传承问题的研究较

缺乏。虽然有学者从乡村性保持的视角来论述

数字乡村治理的特色问题，[13]但对于乡村性的

基本内涵和表现形式、在城镇化进程和数字化

浪潮叠加的背景下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技术之维

的数字化与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价值之维的乡村

性之间是否出现背离以及二者如何有效的平衡

等问题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面对繁重而艰巨的建设任务，数字乡村建设

需要数字技术的驱动，实现乡村地区的数字化

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行

动的开展也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以防数字

乡村建设的结果偏离国家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

初衷。在数字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数字乡村建

设行动要遵循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多维的，但最

根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数字乡村建设行动要遵

循的价值底线是要保持住乡村地区的乡村性。

没有乡村性的数字乡村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乡村，也不是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最终目的。数

字乡村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数字化和乡村性

携手共进的过程，数字化和乡村性二者最佳的

结合点便是理想中的数字乡村。本文拟突破现有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论述主要侧重于数字化视

角的研究路径，尝试构建一个包括数字乡村建

设的技术之维和数字建设的价值之维的分析框

架，来论述数字乡村建设在实践中可能会面临的

数字化日渐强势而乡村性渐趋模糊的困境，然后

从技术驱动和价值引领有机融合的视角来探究

数字乡村的实现路径。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
与价值之维

数字乡村是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实践中深度应用的过程，

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空间深度融合的产物。伴随

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启，乡村地区基础设施

的数字化、乡村地区生产方式的数字化、乡村

地区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和乡村地区治理方式的

数字化共同构成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议题，

乡村地区的数字化特征日渐凸显。从技术之维

来看，数字乡村建设就是利用数字化来理解乡

村、变革乡村和重构乡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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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

作为一种新型的乡村形态，数字乡村与传

统乡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基础设 施、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和治理范式数字化的转变上，数

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数字技术从

三个方面介入了乡村地区的建设过程。

首先，用数字化来理解乡村。伴随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移动物联网

等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日渐成熟及其在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家治理中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应用

程度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正悄然进入到数字

时代。在数字时代，万物皆可互联，一切皆可被

计算，所有场景皆可数字化。就乡村地区而言，

不仅乡村的生产过程和生活场景可以数字化，乡

村的治理实践也可以实现数字化。数字乡村就是

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治理等领域

广泛而深度应用的结果，是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

算法来将乡村地区纳入数字世界的产物。

其次，用数字化来变革乡村。数字乡村建设

的目的是要将现阶段数字化水平和程度普遍较

低的乡村打造成数字化乡村，而其手段便是利

用数字技术来对乡村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治理

进行数字化的变革，推动乡村地区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从

“本质上（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既是农村数字

化生产力发展及其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矛

盾运动过程，也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数字化智

慧化转型的发展过程”。[20]

最后，用数字化来重构乡村。数字中国战略

既包括数字城市建设，也包括数字乡村建设。

在数字城市建设快速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取

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国乡村地区的数字化进

程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我们在看到数字技术

在提升生产效率、让人们享受到便利的数字生

活、不断改善政府治理绩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

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数字鸿沟的存在。而数字

乡村建设，便是利用数字技术来重构乡村的生

产过程、生活图景和治理生态，让传统的乡村地

区与现代的数字技术实现无缝对接的过程，其

最终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乡村，通过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让城

市和乡村完全融合于数字化的世界之中。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之维

我国的乡村建设行动肇始于20世纪二三十

年代，主要由社会力量来推动。其中，以梁漱溟

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派最具代表性。乡村建设派主

张通过开办乡村学校、组织各种乡村合作社、

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来建设乡村。而中华平民

教育促进会派则认为，我国乡村地区落后的主

要原因是教育落后，主张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教

育来帮助乡村地区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革

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先后启动了新农村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建设行动，并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将乡村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乡村建设的重点

任务不同、各乡村建设学派的主张也各异，但

无论选用何种乡村建设模式，也不管采取哪些

乡村建设举措，包括数字乡村建设在内的所有

类型的乡村建设行动，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共同

价值底线是乡村地区的乡村性要能够保留并传

承下去。

首先，认识好乡村地区的乡村性。在乡村性

的研究方面，地理学界学者关注较早。英国学

者克洛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评价乡村性的

指标体系。[21]20世纪80年代，克洛克与爱德华

一起对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部分乡村的乡

村性进行了评价，将其划分为极度乡村、中等程

度乡村、中等程度非乡村、极度非乡村和城市五

种类型。[22]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类似，国内学

者对于乡村性问题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旅游地理

学、人文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等地理学领域，

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对于乡村性问题的研究

成果相对较少，有关乡村性的基本内涵和表征

形式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乡村性是指乡村地区区别于其他形态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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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最为根本的特性，是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

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为出现时间要早于城市

的聚落空间，乡村地区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同一

村庄内部的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或

地缘关系，是一个血缘共同体或地缘共同体。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中，乡

村地区居民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生活方式、社交

习惯和治理规则体系，同时也孕育出乡村地区

独特的空间肌理、建筑风貌、乡村文化和社会

习俗，使得乡村地域空间拥有别于其他空间形

态的鲜明特性。具体来说，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主

要体现在乡村地区空间肌理和建筑风貌的乡村

性、乡村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乡村性、乡

村地区文化形态的乡村性和乡村地区治理方式

的乡村性等方面。

其次，保护好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与大尺

度、高密度和居民具有较强异质性的城市空间

相比，[23](P16)乡村是一个小尺度的、居民的同质

性强、密度相对较低的空间类型。“乡村性是乡

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是城乡地域类型分异

的表征”。[2]数字时代乡村地区的振兴固然有赖

于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但也离不开对乡村性

的保护。以弱化或牺牲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为代

价来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技术性对价值

性的无视，更是数字化对乡村性的无情碾压。

而缺乏乡村性的数字乡村是没有灵魂的，也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乡村。

最后，传承好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乡村不仅

是重要的生产空间和生活场所，也是广大在乡

居民和离乡人士的精神家园，承载着滋养中国

文化的重任。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以乡

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

村”。[24](P612-613)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工业革命，

不仅开启了人类工业化的进程，也揭开了全球城

镇化浪潮的序幕，乡村空间被快速推进的工业

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挤压，乡村地区的乡村性

遭受着剧烈的冲击。而数字时代的来临和数字

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强势渗透，更加剧了乡村地

区乡村性退场的风险。在数字时代，如果乡村地

区的乡村性不能得以很好的传承，将不仅危及

乡村地区的现在，更会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化的

未来。

三、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价值背离
隐忧

先进的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上最伟

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25](P25)数字

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在数字技术和网

络空间以强大的穿透力日益渗进村民日常生活

世界的过程中，乡村作为相对封闭的空间场域，

其传统文化、社会组织、制度习惯以及社会关系

皆遭遇了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冲突”，[26]乡村地区

的数字化特征日渐凸显的同时，乡村性存在退

场的可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潜藏的价值背

离隐忧值得深思。

（一）乡村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和传统生产方式

的衰微

近些年来，伴随数字技术的日渐成熟及其

在农业领域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应用程度的

不断加深，我国农产品的产量、农产品的品质和

农业的生产效率在大幅提升的同时，乡村地区

生产方式的数字化特征日渐凸显。一是乡村地

区的生产经营主体发生变化，家庭逐步被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取代，农业生产

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农民

和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弱化。二

是乡村地区生产管理和经营方式的数字化、网

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时代的到来

和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深度应用，使得

原本主要依靠农民的生产经验来进行的育种、

种植、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活动逐渐

智能化，规模化种植、智能化管理和网络化销售

成为数字时代乡村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

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生产活动中广泛而深

度的应用，是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时代的必然

趋势，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生产效能、增加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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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收入和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但与

此同时，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生产活动中的深

度嵌入，也使得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存在

消亡的可能。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

决定性力量。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虽然在

生产效率等方面不如数字化的生产方式，但乡

村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生产领域，它承载着

保留和传承乡村地区乡村性的重任。乡村共同

体的塑造、发展和延续以及乡村文化的生产和

再生产，都与乡村地区传统生产方式有着密切

的关联。乡村地区以传统生产方式开展的生产

实践为乡村共同体的形成和稳固提供了物质基

础，乡村传统文化的孕育也离不开以传统生产

方式开展的生产实践。如果乡村地区传统生产

方式在数字化浪潮中完全消亡的话，那对于乡

村空间的乡村性而言无疑将是巨大的打击。因

而，在推动乡村地区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的同

时给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保留一定的空间，是

延续乡村地区乡村性的内在要求。

（二）乡村数字化生活方式的兴起和传统生活

方式的隐退

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日渐成熟，在改变人类社会

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对个体的交往对象、交往范

围、交往空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种类型的

数字社交媒体深深地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社会交往之中，物理空间等对个体之间交往的

影响逐步弱化，在日渐强大的数字技术面前人

际交往的格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变革，社会交往

方式开启了数字化转型的大势。作为一种新型

的交往形态，数字化交往是“基于数字媒介技

术连接的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中交往主体去中

心化、交往时空无界化、交往关系个性化等普

遍的数字关系”。[27]

伴随数字化交往形态在乡村地区的出现，

乡村空间中的人际交往格局、交往对象、交往场

域等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民早已习惯

某些数字化的生活方式”，[26]乡村地区人际交

往格局去中心化特征日渐凸显，差序格局[28](P29)

呈现出弱化趋势。对于乡村地区的居民来说，不

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面对乡村生活方

式数字化转型的大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

许早已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和抵制的权利。但数

字时代的乡村地区，除了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外，

也需要保留具有丰富乡村性的生活方式。数字

技术下乡在给乡村地区居民带来诸多生活和交

往便利的同时，也必然会对乡村地区传统的生活

方式产生巨大的冲击，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在

数字时代存在隐退甚至是消失的可能。对于乡

村地区的乡村性而言，乡村地区传统生活方式的

隐退必然会加剧乡村地区乡村性的衰落。

（三）乡村空间的数字化改造与乡村原有空间

肌理和建筑风貌的失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开始加速，加之城乡间人口流动禁锢的松动，

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和学习，乡村

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乡村中

国逐步转变为城乡中国，人口的大量流失使得

乡村地区逐渐衰败。而数字技术的出现与日渐

成熟以及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入实施，给乡村地

区常住人口的增加和乡村地区的振兴提供了有

力的科技支撑和政策保障。借助于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先进数字技术，处在乡村地区的人们也可以

与外界保持便捷的联系，在乡村地区办公、创

业、居住、休闲、旅游成为越来越多城镇地区企

业和居民的选择，很多交通便利、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较好的乡村地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

外来人口的进驻，电商村、艺术家村、民宿村等

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村庄形态开始出现。

电商村、艺术家村和民宿村等特色形态村

庄的出现，在给乡村地区带来更多人气、推动乡

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使得

乡村地区的传统聚落空间格局开始解体，原有

的乡村空间肌理、建筑形态和建筑风貌受到较

大的冲击。一是乡村地区的空间肌理和建筑风

貌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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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将自家闲置的房屋出租给

企业或外来人员，企业和外来人员按照他们的

需求将传统民居改造成民宿或具有现代性或后

现代风格的办公场所，乡村空间的地域特色不

再那么鲜明，许多乡村延续千百年之久的空间肌

理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乡村建筑物的现代性

凸显与乡村性衰退成为当前乡村地区空间变革

的一个趋势。二是乡村地区居住人群结构开始

发生变化。传统乡村地区的居民以从事农业生

产的本地人为主，他们在特定的乡村空间里耕

耘劳作、繁衍生息。但伴随大量外来的、依靠数

字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人进入乡村空间之

后，乡村空间居住人群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越

来越多的村庄被外来人口占据，失去了乡村原住

民的乡村空间的乡村性正在悄然褪去。

（四）数字文化的兴盛与乡村传统文化影响力

的弱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农民生产生活过程中创

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有着浓郁的人文和

乡土气息”。[29]乡村地区生产方式、乡村地区生

活方式和乡村地域的空间结构，是乡村文化形

成、发展与演变的基础。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

物质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中应

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使得当前我国的乡村地域

空间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经历着自工

业化和城镇化以来最为剧烈的变化，与乡村地

区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和数字化

交往形态相适应的数字形态文化开始兴盛，而

与传统乡村地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

往模式相适应的传统乡村文化和社会习俗日渐

式微，乡村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越来越弱，乡村地

区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面临重构的可能。

数字形态文化在乡村地区的兴盛，或许是

数字时代乡村地区文化发展和转型的必然趋

势。但乡村地区传统文化数字化转型大幕的开

启，在弥合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激发和彰显

乡村居民个性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神圣物

的退场，自我崇拜成为每个个体内心的新神圣

物”，[30]原本由乡村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所维系

的较为稳固的乡村空间内生秩序，也因逐渐失

去传统文化习俗的支撑而存在坍塌的可能。伴

随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地区文化的

数字化转型步伐必然会进一步加快，如何在乡

村地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型与传统乡村文化

和社会习俗的保留之间进行有效的平衡，成为

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应高度重视的议题。

（五）乡村治理方式的数字化与传统乡村

治理方式的边缘化

乡村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乡村建

设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时

代的财富，数据蕴含着巨大的潜在价值”。[31]将

先进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治理实践之中，通

过对乡村地区各类型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处理

和智能化分析，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需求识别

的精准性、乡村治理风险研判的准确性和及时

性以及乡村治理方案编制的科学性，进而在降

低乡村治理度的同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改善乡村治理绩效。同时，通过数字化的乡村

治理平台和各类型的乡村治理APP，乡村居民可

以足不出户地在线办理许多政务服务事项，不

仅节约了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成本，而且

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办理效率，数字技术在

乡村治理中的深度应用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数字技术日渐成熟

和乡村治理难题不断增多、乡村治理任务日渐

繁重的背景之下，乡村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是大势所趋。

不过，在乡村治理方式数字化转型步伐不

断加快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村规民约等非正式

治理规则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逐步弱

化，非正式治理主体[32]在乡村治理体系中逐渐

被边缘化，许多数字素养程度较低的村民难以

有效地参与乡村治理实践，缺乏数字素养的村

民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经常遭遇到各种难题。

乡村治理中的许多难题，需要乡镇干部和村组

干部综合运用法律法规、村规民约等治理 规

则，在与群众进行多次的现场交流和沟通后方

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完全利用数字化渠道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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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乡村治理 难题的设想在理论上也许是可行

的，但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同时，对于数字素养

较低的乡村居民而言，数字化的治理方式无疑

对其参与乡村治理权利的行使是不利的。由于

不太会使用数字设备、数字平台和数字应用软

件，他们的诉求和看法难以得到有效的表达。

在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乡村治理方

式的数字化已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评价内

容，而有无乡村治理平台、乡村治理APP的数量

和村民安装乡村治理平台和APP的比例以及使

用的频次等都是重要的考核指标，将所有线下

办理的事项都搬到线上办理、实现不见面办理

仿佛成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应然状态，传统乡村

治理方式日渐边缘化。

四、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技术改进
路径

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和乡村空间从碰撞到

融合的产物，是数字化和乡村性紧密结合的有

机统一体。数字技术的兴起和数字时代的到来，

使得乡村空间的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加快乡

村地区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成为提升数字时代乡

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

障。但同时，乡村空间的乡村性也不能丢失，数

字技术在乡村空间的应用应以保留住和传承好

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为基本前提。在实施数字乡村

建设行动、加快乡村地区数字化转型步伐的进

程中，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与价值

之维深度融合，在保持乡村性的前提下推动数

字乡村建设，利用数字技术来保护好乡村性。

（一）将保持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作为开展数字

乡村建设行动的根本价值指引

数字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但使用数字技术

的主体是有价值倾向和利益诉求的。数字技术

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场景如何拓展和应用程度如何加深，主要取决

于使用数字技术的主体。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乡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状况、乡村文化

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性、乡村治理的特殊性等

因素，决定了要为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

设置一定的边界，而边界之一便是要保持数字

时代乡村地区的乡村性。同时，数字技术也不是

万能的，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无疑是有助

于乡村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乡村居民生活水

平的改善和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但也不能过

度夸大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应用的效果。数字

技术在赋能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

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如果使用不当或者过度使

用，极有可能从数字赋能变成数字负能，数字

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和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

推进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一是要在保护乡村地区空间肌理和建筑风

貌的前提下推动乡村空间的数字化改造。乡村

地区的空间肌理和建筑风貌是在自然条件的影

响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累积而成。乡村地区

“居民点空间布局、景观形态、规模等方面的

特征，是（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表现

形式”。[33]在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行动时，既要注

重对乡村空间的数字化改造，也要注意保存好

乡村的地域特色和乡村风貌，避免乡村地区城

市化、乡村景点化、乡村民居民宿化等现象的出

现。首先，要以保护好乡村地区的空间肌理和地

域特色为基本前提和主要原则，来科学合理地

编制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在数字乡村建设方案

设计和编制过程中，要赋予乡村居民较为充分

的建议权、参与权和表决权，要充分听取乡村

居民对于数字乡村建设方案的意见和建议，数

字乡村建设方案中的一些重大事项必须要经过

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通过后方能实施。其

次，要以微更新为主导模式来推动数字乡村建

设和乡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不允许对乡村地

区既有空间肌理和建筑物进行过度的改造，坚

决杜绝大拆大建现象的出现，以此来最大限度

地保持乡村空间的地域特色和村庄原始风貌，

提高数字乡村空间的辨识度。再次，在鼓励资

本下乡的同时要做好对资本的规制工作，要防

止拥有数据、算法和资金等优势的资本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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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过度入侵，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乡村地区

原住民在乡村空间中的居住权和发展权。最后，

要依据不同区域、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乡村的

实际，分类分步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对于那

些乡村空间肌理基本保存完好、村庄地域特色

比较鲜明、村庄建筑风格较为统一的乡村，不

宜进行大尺度的数字化改造，在注意利用数字

技术提升该类型乡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

时，要注重做好乡村空间肌理、地域特色、民居

建筑风格、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保护工

作，让该类型乡村在乡村空间的乡村性保护上

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使命。

二是要在充分尊重乡村居民生活习惯的前

提下推动乡村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在乡村

地区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步伐日渐加快的背景

之下，保护并传承好乡村地区传统生活方式，已

成为有效处理乡村数字化转型与乡村地区的乡

村性保护二者之间内在张力的重要任务。首先，

要保护好乡村地区居民选择传统生活方式的权

利和自由。与乡村地区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一样，乡村地区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虽然是

数字时代乡村地区生活方式变革的趋势，但乡

村地区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的完成也需要一个

过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更不可以让现阶段

所有的乡村居民都选择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允

许一部分乡村地区的居民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和

人际交往习惯，不仅是尊重当前我国乡村地区

的部分居民缺乏数字素养或数字素养不高这一

现实的理性选择，更是保存和传承好乡村地区

乡村性的内在要求。其次，要设法保留一些乡村

性较为浓厚的乡村空间，将其作为承载乡村传

统生活方式的场域。乡村地区传统生活方式与

乡村地区传统生产方式、传统的乡村空间结构

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数字技术与乡村地区传

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在不断催生出新型乡村产

业形态、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

使得越来越多乡村空间的乡村性不再纯粹。在

数字化色彩日渐浓厚的当下，不要急于让数字

技术弥漫到所有地区的乡村，设法保留一些乡

村性较为纯粹的乡村空间，让乡村传统生活方

式在此空间中得以自然生长和传承，从保持乡

村地区的乡村性视角来看是非常值得的。

三是要在充分尊重乡村治理实际和治理特

点的前提下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乡村治理虽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与其他层级的国家治理实践相比具有较为明显

的差异。在治理规则上，乡村治理主体既要运

用好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正式治理规则，也要学

会灵活运用村规民约、乡规民约、道德规范和

乡村地区的社会习俗等非正式治理规则。在治

理主体上，乡村治理既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工

作人员、村组干部的重要作用，也要重视发挥广

大乡村居民，特别是乡村精英、宗族中有影响力

的成员等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治理渠道上，由于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

情社会，加之乡村治理事务繁杂、具体且琐碎，

许多事务难以依据正式的治理规则在线处理。

同时，一部分缺乏数字素养的乡村居民，也不会

或不太愿意通过线上正式治理渠道来反映问

题、办理事务，在乡村治理中有必要保留线下渠

道和非正式渠道。乡村治理的这些特点决定了

上级政府在推动乡村治理方式数字化转型时，

不能一味地追求乡村治理平台的数量、乡村治

理app的数量、安装使用乡村治理平台和乡村治

理应用的乡村居民比例、乡村治理事务线上办

理的数量和比例等评价指标。在数字乡村建设

实践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只能是手段而不能视

为目的，各级各类乡村治理主体如若不深入群

众、不依靠群众、不实地走访、不调查研究，单

纯依靠乡村治理平台和乡村治理应用软件来在

线治理，是不可能治理好乡村的。乡镇机关工作

人员和村组干部要深入到乡村居民中去了解他

们的真实诉求，不能以在线征求意见来代替实

地走访群众，要给乡村居民保留线下反映诉求

的渠道和办理事务的窗口，将线上治理和线下

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好乡村地区内生

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重视非正式治理规则和

非正式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发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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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杜绝乡村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出现。          

（二）用数字技术来保护和传承乡村地区的

乡村性

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作为数字乡村建

设技术之维的数字化与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价值

之维的乡村性二者之间的张力无疑是巨大的，

乡村地区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对乡村地区乡村

性保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作为数字乡

村建设技术之维的数字化在作为数字乡村建设

价值之维的乡村性的保留和传承方面也可以发

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来保存好乡村地区传

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场景。在数字时代，顺应

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的趋

势，加快乡村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化

转型的步伐，既是数字时代振兴乡村经济、提

升乡村社会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数

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保

障。但这也必然会对我国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场景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些生产环

节和生活场景存在消失的可能。乡村地区传统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场景，是孕育乡村文化和社

会习俗、保留和延续乡村地区乡村性的重要基

础，利用数字技术来保存乡村地区的传统生产

方式和生活图景，有助于乡村地区乡村性的保

存和传承。可以将一些比较经典的、易于在数

字时代消失的能够充分反映乡村地区乡村性的

传统生产过程和生活场景，以数字化的方式在

数字空间中保存下来。借助于虚拟现实、扩展

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装备，现实世界中

的人类便可以在数字空间中近乎真实地体验到

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过程和生活场景，进而有

助于乡村地区乡村性的保护。

二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来保存乡村地区空间

肌理和建筑风貌。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启，

会显著提升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城乡之间的人口、资金和要素的流动更加便

利，乡村地区空间改造的步伐也会因为外部资

本的介入而加快，改造的尺度也随之增大，进而

不利于乡村地区空间肌理和原有建筑风貌的保

护。在做好乡村地区空间肌理和建筑风貌保护

工作的同时，可以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将能较

好地彰显乡村地区乡村性的乡村空间肌理和建

筑风貌，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在数字空间中。

人们借助于先进的数字技术装备，可以较为直

观地感受到乡村地区的空间分布和建筑特征。

此外，也可以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来做好乡村地

区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工作。

三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来保存乡村地区的传

统文化和社会习俗。乡村文化和社会习俗是体

现乡村地区乡村性的两大重要标识。“建设数

字乡村就是为了让乡村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价值

得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接纳乡村特有文

化，从而提高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认识”。[34]

乡村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无疑会对乡村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形成

巨大的冲击，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地区传统

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在数

字乡村建设行动中，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将一些

承载乡村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器物、场景等

用数字化的方式保存进数字空间，然后用虚拟

现实等技术手段让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能够近乎

真实地体验到这些器物和场景。同时，也可以利

用数字技术来做好乡村地区濒临消亡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五、结语

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及其在乡

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应用场景的

不断拓展与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数字技术在

提升乡村地区生产效率、方便乡村居民生活、降

低乡村治理难度和改善乡村治理绩效等方面的

作用逐步显现，拓展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

场景、加快乡村地区数字化转型步伐的重要性日

渐凸显，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通过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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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

数字化转型，能够重构乡村地区的生产过程、生

活图景和治理生态，进而为乡村地区的全面振兴

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坚实的技术支撑。

数字乡村建设是技术要素和价值因素共

同作用的过程。数字乡村建设不是也不能是数

字化单兵突进的行动，数字化与乡村性并肩前

行、共同奋 进是 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应有的场

景。但是，在数字技术以强大的穿透力作用于乡

村地区的生产实践、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

社会交往实践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过程中，乡

村作为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低密度的、同质性

较强的空间场域，其传统的空间肌理、建筑风

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交方式、文化习俗

和治理方式等保存和延续乡村地区乡村性的载

体皆遭遇了剧烈的冲击，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价

值之维的乡村性存在弱化甚至消失的风险。面

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与价值之维可能背

离的隐忧，一方面要以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之

维来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在保持乡

村性的前提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

用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来保护好数字乡村

建设的价值之维，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

维与价值之维实现深度融合，以使数字乡村战

略的价值意蕴得到完美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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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Deviation and Technology Improvement i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CHEN Peng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ed in rural space,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life style, spatial textur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customs of rural area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s the digital features of rural are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rural character will be withdrawn. We should protect the value dimension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technology dimension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ization as a dimension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rural nature as a 
dimension of value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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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Guidelin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uman-Centered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ement

WU Yemia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s is the core essence of new 

urbanization centered on human being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should not only 
put people at the core, respect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urbanize and safeguar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follow the guideline of prioritizing people’s livelihood, identifying and  solving farmers’ livelihood 
problems accurately. However, scholar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livelihood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lack research on the human-centered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Unlike before, the human and livelihood issues face 
new and tricky problems, including old-age care, the im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of rural 
livelihood services, the slowdown of income increase of rural famili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enjoy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by urban farmers. These livelihood issues are not only a problem that quality 
lags behind the quantity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but a matter of realiz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Only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strategy abou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curately improve the weak areas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liminate the chronic 
problems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 new urbanization can achieve good, fas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ization; human-centered; people’s livelihood rights and interests; livelihood issues;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